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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44：蒋玉斌
 
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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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玉斌，男，山东泰安人。2000年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从董莲池先生、林沄先生学习古文字学，获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2018年任职于南开大学文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2018年起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1.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上大学之前没有接触过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只是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喜欢写写繁体字，小时候攒了一些铜钱，有时会利用《现代汉语词典》后面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查查是哪个朝代哪个皇帝的。也算有些“好古”吧。上高中时，为了改变命运，只能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大学里思想活跃，跟之前读死书的阶段形成极大反差。上了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等课程后，真正实现了思想启蒙，思维也得到训练。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自己该研究文学。后来渐渐发现，自己更想了解一些说得准的东西，再加上对古代有点儿兴趣，于是注意力就往古汉语、古文献、古文字转移了。这个过程中，教授古代汉语课的孙永选老师对我影响较大。
孙老师在古代汉语课上讲汉字通论，讲得很清楚，又介绍了《说文解字》，布置文选（《精卫填海》等）中的若干字让我们去查。我就这样了解到《说文》。因为知道这书重要，先是自己抄了一些，后来就到市里的书店买了一本。孙老师在课上课下也提到写小篆、做篆刻等，于是自己也搞了一些印石，买了本讲篆刻的小册子，学着刻了一些。曾给好几位同学刻过名章，当然不得要领，胡乱刻刻而已。同时，看了一些关于汉字、古文字的书，包括《古文字学初阶》《古文字研究简论》《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康殷的两本书等。《初阶》《简论》当时看得很快，印象不很深刻；高明先生的书是做了笔记，讲字例的部分都摘抄了；康殷的书看得也挺有意思，当然我现在不推荐看这类书了。《文字学概要》我很晚才看到，好像是大四时，才有同学辗转从北京买到。说实话看得很痛苦，但是知道这就是经典书，还是仔细看了。书中讲解表意字、形声字的部分摘抄了一遍，自己还做了索引。《概要》读得有些难，但当时还买了一本詹鄞鑫先生的《汉字说略》，后者大体继承裘先生学说，又写得较通俗些，对我帮助很大。古文字著作看过几本后，就很自然地把精力放到认字上，常常翻《初阶》《通论》《汉字说略》中的插图和图版，看看能认多少。那时我认字认得并不很好，隔壁班有位同学比我强，我常向他请教。他对古书也很熟，听说本打算考研，但因为外语较差，只好放弃了。
本科毕业论文我写的是《“问”后带宾语演变情况的考察》。起因是看王力先生的书，讲到汉语史上“问”后带宾语情况的演变，就打算自己摸排梳理一下。搜集材料时，把能找到的重要古书的引得翻了一遍（主要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和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及个别专书索引）；很在意出土文献，用了睡虎地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完全靠手工翻检。好像当时还辗转引了郭店简“鲁穆公问于子思”的例子（原书未见）。然后就是分析、统计，勾勒演变过程。最后在解释演变的部分，尽管老师们给了很多指导意见，但自己水平有限，就草草收尾了。这篇论文使我得到很好的训练，评了优秀。由于做过相关调查，也觉得像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这个拟名，本来是从首句“鲁穆公问于子思”中撮引的，按照古书习惯，叫“鲁穆公问”就好了，现在的名字反而不太好。另外，多年后我才知道，“问”后带宾语的演变这一问题，柳士镇先生早就做过专门的研究，不过自己能有这次体验，还是很重要的。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从考察研究的角度去利用出土文献。
本科毕业后，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跟随董莲池老师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甲骨金文文献方向），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正式开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领域比较专业的学习。
硕士期间，董老师给我们上了古文字学、先秦文献研究等课，还单独给我讲了《甲骨文编》。我帮董老师校过一部分《说文解字考正》的书稿，学到很多东西。我还上了所内老师们开设的多门文献学课程，有些问题也向中文系的张世超老师请教过。
董老师指导我读《甲骨文合集》等原始材料，跟我说过《合集》第七册师组等比较难。我从老师家抱回几册《合集》，一开始是泛泛地翻阅，虽然也做笔记，但所得不多。后来把《合集》七册前半部分复印了，下决心直接读师组部分，才终于沉了下去，看出一些东西。主要是因为这一部分《合集》常有不清晰的，要想看明白，就必须查旧著录，尤其是《殷虚文字乙编》。很幸运的是，东北师大图书馆就有1948年开始出版的老《乙编》，而且是开架书（这套书好多图书馆都没有），当我刨根问底地去翻老《乙编》时，情况就有一些变化：《合集》按内容分类收录，难免会打散同一来源的甲骨，同时是选收，而且复印《乙编》的片子更不清楚了；《乙编》按出土坑层收录，关联材料比较集中，当时要发表的全都在一处，尽管印刷不是很好，但这就是原始材料了。现在想，在比勘《合集》《乙编》材料时，研究就算开始了；当全面研读《乙编》前400多号的师组材料时，能在整理方面有所收获，也就不意外了。我很快在这批材料中发现三组缀合。董老师不仅鼓励我写出来，把文章推荐给所里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还写信给缀合大家蔡哲茂先生，替我询问三组缀合是否有人缀过。蔡先生在此之前，就曾悬立“新缀十组即送一部《甲骨缀合集》”的赏格，据说后来又降到五组。我才缀了三组，蔡先生还是寄赠一部《缀集》，算是破格奖励了。好在我后来续有新缀，也算没有辜负董老师的教导和蔡先生的激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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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买到的旧版《殷虚文字乙编》残本
就这样，我正式走上了甲骨文研究的道路。
硕士期间看专业书的条件更好了。精读古文字、出土文献原始资料时，不看纸本常常找不到感觉。因此除了复印少量的书（当时复印还有些贵），主要还是去图书馆看书。我经常去古籍部阅览室，没有多久，古籍部的老师们就都认识我了，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有一段时间我要翻《敦煌宝藏》，书在一间大屋里，古籍部刘老师就跟我说，我把你锁屋里，你就在屋里看吧，到吃饭的时候再把你放出来。古籍部老师们经常拿我的师兄王力波还有我当例子，教导师弟师妹们要好好读书。后来，比我晚一级的周忠兵兄更加刻苦，就成为新的榜样了。
硕士期间，我和周忠兵兄还去吉林大学听了林沄先生讲的甲骨学课。那时，我注意到已发表部分材料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对该种子卜辞的字体特征有所掌握，发现这一类型卜辞也见于旧有材料。就想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子卜辞研究是林老师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花东子卜辞的发现，正好验证了他之前关于其他种类子卜辞还会出现的论断。我跟林老师说打算研究子卜辞，老师很高兴，鼓励我去做；我还向林老师借了朱凤瀚先生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当时只有初版本，不好找）来看。那时想考林老师的博士，但是林老师已经多年未在古文字方向招生了。一次课间，我鼓起勇气去问林老师：“能不能考您的博士？”林老师很干脆地说可以。（听完别提心里多高兴了。）接着又问了一个很低级的问题：“老师我该看什么书啊？”林老师说：“该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狂汗。。。）“非典”那年，我参加了吉大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初试在吉大，复试是电话方式）。笔试卷中古文字学一门考得并不太好，老师们还是把我招进来了。于是开始了三年的吉大求学时光。

读博士的阶段，我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有了一点儿基础，算是入门了，而且时间充裕、精力充沛，能全身心地研读古文字原始资料和研究论著；吉大古籍所内研究气氛浓厚，能得到名师大咖的指导，并随时受到各种最新观点的刺激。相比于其他阶段，这三年时间、精力、环境俱佳，是学习古文字最美好的时光。我特别怀念博士讨论课。这门课在会议室上，古文字研究室的老师、学生都来。吴振武老师几乎每次都来，林老师只要接到通知也都来，有时是吴老师讲，有时是冯胜君、吴良宝、沈刚几位老师讲；有一次课正赶上老师们开古文字年会回来，就说会上的新动态。更多的时候是学生讲，老师们点评。我好像讲过眉县新出青铜器、花东卜辞的新材料、黄天树先生的甲骨学研究；还有一次讲我写的一篇考释文章，其实没研究明白，吴老师直呼“太累”。水平有限，没能充分利用这么好的机会向师友讨教。
博士论文题目较早就定了子卜辞的整理研究。为了全面掌握材料，我把吉大图书馆的甲骨著录（包含特藏图书中于省吾先生的部分藏书）翻了一遍，吉大的甲骨著录很全。子卜辞及相关卜辞全摹一遍，其他值得注意的也尽量做笔记。林老师、吴老师还帮忙打招呼，使我得以到文物陈列室，前后两次、历时几天看甲骨实物。博士论文《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做了材料整理和分类研究，对于各类子卜辞所反映的家族形态等问题没有展开去做，其实只是阶段性的研究，但也算为甲骨学做了一些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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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在吉大文物陈列室看甲骨时缀合甲骨

2.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可对该领域做一番回顾与展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我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甲骨文字的整理研究方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做的几件事是：①整理已有的一些工作，一是《殷商子卜辞合集》及其后续工作，二是我关于王卜辞的分类缀合集（子卜辞的缀合已体现在《子合》中，就不重收了）。②继续《甲骨文字词合编》的编纂工作，分未识字、已识字两部分完成。③注意思考甲骨学若干基础问题，尽量获得规律性认识。
第③条稍微解释一下。对于甲骨、甲骨文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所知有限，像是盲人，隔着浓厚的历史迷雾，看不清全象。有很多具有基础性质的关键问题，现在还回答不好。小一些的问题，例如告辞到底是什么？它说明什么？刻上告辞要表达什么？大一些的问题，例如商人对于卜用甲骨，到底是怎样看待、如何对待的？这些问题，一时间不能彻底解决，但“摸象”时尽可能摸全一些、细致一些，体会准确一些、深刻一些，还是能做到的。通过细致观察，归纳、分析各类现象，就有可能看到甲骨和甲骨文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这也算是“透物见人”吧。当然，这些“基础问题”历来不容易说清，对我来说，这项工作可能也是奢想的成分较大。但我会一直思考这些问题。

另外，在学习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我也经常想，我们的甲骨学不能总讲老套的“常识”，应该有更准确、更深入、更新颖的东西。相对于已有的认识，一要信信，正确的、经过验证的，加以传承；二要疑疑，尤其对一些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问题，要有科学的评判；三要知新，要有新的认识，这些新认识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经过科学的考辨获得，决不能添乱。讲授甲骨学课的内容，会逐渐形成一本教材，上述对“基础问题”的思考，如有所得，并且确实是可信的，就可以充实到教材中去。

3.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包括经验或教训）？
在阅读和收集资料方面，应该勤做笔记。有人喜欢用笔写，有人喜欢做电子笔记，因人而异，以适合自己为好。做了笔记后应常翻、常补、常批，这样对笔记才更熟悉，也随时有可能激发出新的想法来。笔记每积累到一定程度，最好集中整理一下，或为笔记编制索引，也是提高笔记利用率的好办法。
现在大家收集资料，常用电子本的，很方便。在收集较大量的甲骨原始资料时，我自己还是习惯用纸本的（如复印或打印的拓本、自己的摹本），比较直观，也便于前后调整、剪贴、题注等操作。集中、专门地研究一批古文字资料，建议手上要有纸本。
撰写论文方面，以我学习名家论作的体会，首先是确有心得，其次要会写。写好后可先“冷处理”、试从反面质疑、多请同行提意见等，都是保证文章质量的好方法，学者已讲了很多。投稿发表方面，我的经验很少。值得告诉年轻朋友的就是，被拒稿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写了一篇文章，自己觉得还不错，投到一本有名的期刊，被毙了。被拒稿当然会觉得沮丧，原因很多，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吸取教训再投就是了。
4.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有影响的著作很多，专业论著方面，影响较大，也时常在用、常读常新的，当然是以李学勤、裘锡圭、林沄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论著。对我的学习研究影响最大的学者，首推我先后跟随的两位导师，董莲池先生和林沄先生。
董老师领我进了古文字研究的门，他做学问严谨认真，对学生热情、负责，对我影响很大。我刚开始学甲骨时，董老师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摹写甲骨文亲自示范，还分我不少硫酸纸让我去摹，让我很快进入学习状态。有一个学期，我去董老师家里上甲骨文的课，记不清是到了饭点还是我没吃饭，老师转身去了厨房，不一会儿就给我做好了一盘蛋炒饭，真好吃。毕业后，董老师还在我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上又给予很多帮助。真是扶上马又送一程啊。
林老师很重视培养学生。他多次引述于省吾先生的话，大意是搞好古文字研究，一要活得长，二要培养年轻人。只要学生真心想学、想搞好古文字，林老师总是真诚、亲切地给予帮助、鼓励。博士讨论课上，有一次安排我讲眉县新出金文，我准备了好多天，临讲之前林老师先递给我一个单子，我一看是已有研究论著目录，比我注意到的还多好几篇，不禁汗颜。史语所钟柏生先生曾送林老师一套新《乙编》，据说曾先借给白于蓝师兄，帮助他撰写了博士论文。我就读时，也高高兴兴从林老师家搬走，放在我那里很久。（后来周忠兵兄也借走过。）有一年寒假，我装了两大本带回老家，假期里基本完成了YH127子卜辞以及殷墟第十五次发掘所得卜辞的整理，缀合了不少甲骨。返校后跟林老师汇报情况，林老师说“真了不起”，搞得我都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做得很不够，每次向林老师汇报时，心里也都很忐忑，可是老师的鼓励马上变成新的动力，让我再努力把研究做好。
我从两位老师那里受惠实多，不胜感激。只能努力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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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林老师给我拨穗
5.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在回答第3题时，已经谈了一些体会。这里再就其他方面说几条建议，供参考。因为自己水平有限，这里所谈也都很浅，已经打好基础、有一定水平的朋友就不必浪费时间阅览了。
一是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要多下功夫，知识、经验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一点毋需多说。问题是要学的那么多，怎么学呢？大概还是要循序渐进。先通过基础学习，形成知识框架，再随着读书、学习的深入，慢慢把新知识往上挂，同时也将原有一些认识刷新。例如阅读某一方向的学术著作，可以先集中看一种权威经典，或综述性较强的书，或最新的研究论著，形成对该项研究的基本认识；再旁观他书，由于已有基础，此时就可快读，重点放在新知识和更新的知识上即可。
本领域要掌握的内容很多，打基础阶段要学习很多新知识，刚学的东西，有时一不留神就忘了。以我的体会，一方面要通过比较、系联，让新知识跟已有知识挂钩（如上所言）；另一方面，学了之后，“用”很重要。怎么“用”呢？考试是很好的方式。考前精心准备、考后及时总结；认真对待各种形式的考试，自己也可以考自己。新学了一批古文字，接着就找几篇原始材料来读读，这也算考试。向别人讲述也是“用”的方式。能把已学的知识讲明白了，知识框架就理清了，知识就成了自己的，不容易忘却了。同理，写研究报告或论文，也是方式之一。总之，把灌输到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变成可输出的知识，掌握得就比较牢靠了；如果过一段时间再重复一下（“复习”），大概好多年都不会忘记。

二是学思相辅、慎思明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是材料主导的学问，探论任何问题都必须建立在材料基础之上。如不加强对材料和其中基本规律的学习，就思考什么理论，大概只会说些空话。我以前接触到一位同学，对汉字起源、结构确实感兴趣，大概是看了一本讲汉字理论的书很受启发，就跟我谈自己的想法。这位同学用了很多概念术语、讲得很起劲，可我根本听不懂，就说，我掌握不了你的话语系统，听不懂，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下。同学竟然举不出什么例子。思而不学则殆，真是太可惜了。
学而不思则罔。既要勤学，又要善思，要将学到的东西合理地纳入自己的知识框架中，同时又要逐步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我开始看的古文字书包括康殷的书，当时觉得康书很好，收获很大；后来在看其他书的过程中，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就加以比较，逐渐将康书中错误的说法置换掉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关于汉字、古文字的书，网上也有很多资源，不严谨、不准确者不在少数。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通过这些书或资源而接触到、喜欢上古文字的。一定要注意适时更新自己的认识。一方面要多看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判断能力。
三是不忘初心、保持热情。要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当作专业来学习，最好是真正感兴趣；如果不是对这一事业真正感兴趣，乐意投身其中，恐怕很难坚持长久的研习。大千世界五彩缤纷，诱惑很多，能数年如一日地坚持做好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很令人钦佩的。能有长久的毅力，当然最好，但是人的情绪总有起伏，有时可能动摇，有时可能低落；既然认定了目标，就该不忘初心，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保有热情。动力不足了，就给自己加点油；新鲜感不够了，也可以适当来点刺激。我上大学时，有一年孔子圣诞日，就抱着一本《论语译注》到了孔庙，在金声玉振坊内一棵大树下读了半天——那当然是相当地能装了。但以此为开端，还真把《论语》好好读了一遍。古文字新材料一出来，大家常争先恐后地去研究。有朋友跟我谈，“抢材料”好不好？我感觉，遇到新材料，当然就像打了鸡血，此时无热情，何时有热情？只要是求知而不是求名，快跑几步挺好啊。只是对于初学的朋友，一定要以打好基础为主，如果基础未打好，一味追新，那就舍本逐末了。获得成就感也是保有热情的好办法。我曾举甲骨缀合的例子来说明：“甲骨缀合绝大多数很容易验证，几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旦发现缀合，很快就能知道结论，而不像是需要论证的问题，需要反复思量。这就使人马上获得成就感，欲罢不能，因此就能带着更大的积极性去阅读、研究甲骨材料。”近些年甲骨缀合的作者群越来越大，不少年轻学者由此走入了甲骨学研究领域。其他方向也是如此，可以先订立一个跳一跳就能达到的小目标，然后努力去实现。

四是先小后大、敢当专家。做学问应该有宏观视野，讲格局，很多大家都讲过。而在具体的研习过程中，尤其是在已经打好专业基础、初步进入研究阶段的时候，先占一块小的阵地、以后再逐步拓展、深挖，是较为可行的。既然是小的阵地，就应该做精、做全；既然是自己的阵地，就应该“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要成为这一专门领域内的专家，至少对材料、对于已有研究状况是最熟的，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是最前沿的。要有这点自信；不然就不成功。当然，阵地经营好了，不能故步自封，还要往外看，往更深更广的方向看，这就是后话了。
五是研究有用、力争创新。进入研究层面，要面临订立题目的问题，有时是论文选题，有时是学位论文选题，有时是一个阶段内的研究目标。我读博士时，吴振武老师曾说过（或转述），论文写作要有新东西，三“新”至少应占一“新”，三“新”即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三“新”的表述既中肯又实用，对我启发很大。以上三“新”侧重“新”，有时研究中的创新点没有那么多，但也不无意义。我想是不是可以再转化出两个标准作为最低要求：一是有用；二是独到。有用——所做研究对学界有帮助，成果用得着、用得方便；独到——所做研究不是重复劳动，有自己的特色。为什么要强调独到呢？因为如果一项研究谁都可以这么做，那也就没有什么含金量了。我感觉上面两条是研究的最底线，也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在论文形式上，有的是材料型的，在研读、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研究；有的是架构型（论述型）的，需要搭建一个框架，有理有据地加以论述。初学者可根据已有基础、研究旨趣、驾驭能力等选择合适的方式。

六是重视讨论、善于交流。讨论能巩固和梳理已有知识，讨论又能相互启发。已经在各培养单位就读的同学，应积极主动地与导师交流。此点易明，就不展开说了。
6.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电脑技术、电子资源都是工具，是研究工作的利器，理应充分利用。对我的研究而言，由此获得很多方便。像现在查一本书，即便是纸书放在屋里，也懒得去找，直接就翻电子书了。陈剑先生也跟我这么说过，我想不少同行都有同感吧。技术方面，我电脑基本操作没问题，有些软件用得还算很熟；但对硬件、比较新的一些软件，就不太熟悉。今后也要多了解、多学习，善于利用。
我是上大学后，大概是在1997年接触到电脑的，用的还是DOS系统，操作电脑要用命令。当时觉得电脑做事确实方便，在一个寒假里，我曾借了台电脑来做一个《老子》的数据库（选择《老子》，只是因为它短）。自己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用Fox设计字段，制作数据库，做好后存在一张软盘上。当时乐此不疲，现在完全无用，只是这份经历还有点意思。今天制作古文字、古文献数据库，文本上要准确，体例上要谨严一致、便于加工，要处理好制作者的编辑意图、电脑的工作语言、使用者的需求之间的关系。目前，理想的古文字数据库还是凤毛麟角。热切期望同时懂古文字和计算机（至少是精通其一，并充分理解另一门）的复合型人才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7.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我认为应该鼓励各种形式的交流，包括网站发文，网上、论坛里甚至微信中的讨论（这些讨论意见，以下就简称“网说”吧）等。专业网站的网文因为有明确标题、出处，学者多已视同正式论文援引。造成困扰的主要是“网说”。
“网说”也很重要，“非典”期间国学论坛的盛况，不太年轻的同行应该记忆犹新。在几大天王带领下，论坛中涌现出很多真知灼见，我觉得对我们这一学科来说，那也是很特殊的一段美好时光。
对于严谨负责的学者，他将观点发表在什么地方，话的口气如何，说到什么分寸，自有其考虑。有时只是做些补充说明，或只是提出一说，不值得专写文章，可能“网说”就够了。“网说”发表后，是否希望其他学者引用呢？我感觉既然发表了，好像还是希望有关研究能加以引用的。但别人是否能注意到、注意到了又是否一定引用，就不好说了。因此，“网说”有必要成文的，最好及时提炼、丰富、加工，正式发表。尽量避免由于未及时正式发表，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说”给大家造成困扰，我想主要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漏列“网说”的问题。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学风一向较好，可以说是严格遵循不掠人之美的原则。一旦不小心漏列前说，就很焦虑，自己这里就过不去。现在“网说”这么多，有时就更焦虑了。我自己觉得，对待自己，当然要严格要求，平时要多留意（在比较细致的专业领域内，即便是“网说”，最有可能在哪里提出，其实是可以了解的）；提出观点后，也尽量查查有无类似成说；另外，多请同行指教，也有较大几率避免漏列前说的问题。如果漏列成为事实，就尽量从早纠正。对待别人，又应该豁达一些，对于非主观故意的遗漏，多一些同情之理解。
“网说”困扰的第二方面，也是最让人头疼的是，网络上的发言比较随便，虽有严谨的成见，也有临时的不成熟想法，而且还有大量的胡乱猜测。等到需要对一个问题作综述或集释时，观点不收全吧，不够客观、全面；都收吧，又是鱼龙混杂。“网说”用与不用，哪些用哪些不用，如何用，我看很难统一，只能是研究者自己定好体例，至少在一项研究中一贯执行吧。
8.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说到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不好。做研究工作，看似时间自由度很大，实际上空闲很少，常常就把应该付给生活、休闲的时间侵吞了。这很不好。像每天陪孩子、管孩子写作业等等，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应该做、需要做的事情，必然要付出时间。应该做好时间管理，做事要有计划、分清轻重缓急，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我要像那些学问做得又好、生活又过得有滋有味的学者学习。
跟上面说的相应，目前我的锻炼活动也很少。学生时代的锻炼活动还是比较多的，例如大学期间曾有早跑，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经常踢踢足球。要说踢球，那也是相当得厉害，哪个位置都能踢，从守门员到前锋全干过（懂球的都知道，这得是怎样的水平）。踢球的时光非常快乐，还交了一帮好兄弟。大学时有一次足球教学比赛，我还攻入全场唯一一个进球。守门的是李明晓兄，要知道明晓兄做学问可是稳扎稳打的。后来这种锻炼活动就渐渐少了。前段时间刘钊老师跟我们说，要注意锻炼，即便不出去，也可以在家做做深蹲什么的。于是我就做做深蹲，希望能坚持下去吧。
休闲活动也很让我向往。其实我觉得，休闲确实需要时间，但更重要的是心态。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屏幕一角播放看过无数遍的周星驰电影，画面似乎在看，又似乎不用看，台词好像在听，实际上又不用听；键盘上则是噼里啪啦打字，一点儿也不耽误。晚上有时还跟隔壁的鹏万兄或是跟更多师兄弟姐妹们一起看个新电影。现在想来，就觉得挺休闲的，很幸福了。

感谢蒋玉斌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蒋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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